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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回第四十四回  聽謠言三家人起釁　見惡札兩公子絕交聽謠言三家人起釁　見惡札兩公子絕交

　　話說琴言出師之日，就是華公子賞花之日。明日，華公子吩咐珊枝著人去叫琴言回來，珊枝派了一個外跟班姚賢，一早出城。

到了長慶寓處，見了伍麻子。說假期已過，叫他進城。　　伍麻子道：「琴言麼，昨日有人替他出師，已經搬了出去，恐怕未必進

城來了。」姚賢聽了一驚，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！我家的人怎樣私自放走了，如今他搬在那裡？」伍麻子道：「我不知道，聽得說替

他出師的，是個江南人，想必就在他家了。」姚賢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們就要出師，也回明公子，沒有這樣的。我們公子知道了，

如何肯依，那就了不得了。」伍麻子道：「不干我事，這是他師娘作主，誰能攔阻他的！」姚賢道：「如今到底在什麼地方？我好

去找他問個明白。」伍麻子道：「住處實在不知，只聽得說，他還進城呢。況且他還有多少東西在城裡，豈肯扔掉了，自然還要進

城來的。」伍麻子說得不明不白，急得姚賢什麼似的，又問道：「你們奶奶呢？待我當面問他。」麻子道：「他不在家，一早上墳

去了。」姚賢無奈，只得出來，走到戲園門口，正待閒望，忽聽後面車聲轔轔，直衝過來。躲開一看，卻像兩個相公，坐在車裡頭

的好像琴言。待要趕上看時，車已去遠了。姚賢想道：「原來他倒在外邊這樣快樂，一定又到那裡去陪酒了。」姚賢一面想，一面

走，忽前面來了兩個熟人，一個二�九歲叫孟七，是徐子雲的家人；一個三�九歲叫胡八，是奚�一的家人，都是本京人，那胡八與
姚賢是兩姨中表，這三個人都是相好的。這日胡八因主人患病無事，出來找了孟七聽戲，想到館子裡去吃飯，遇見了姚賢，又是城

裡出來的，便一把拉住，各人問了好，便邀進了館子，要了幾樣菜、兩壺酒，細酌閒談。孟七問起姚賢，倒有空出城閒逛，姚賢

道：「那裡能閒逛？我們的差使是有專司的，就沒有事，也不能遠離一步。今日公子叫我來找琴言，假期已滿，叫他回去。

　　誰知又找不著他。」孟七聽了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還要叫他進府嗎？」姚賢道：「正是。我方才到他師父家，遇見一個麻子，

說得不明不白。說昨日一個江南人，替他出了師，同了去了。

　　我想他現在我們府裡，外人如何敢替他出師，又帶他去？這也實在是個奇聞。況我們公子待琴言怎樣的恩典，一月給他師父二

百銀，格外還有賞賜。他的分兒，在府裡除了林珊枝，還有誰比得上他？他竟絕不感恩，辭也不辭，竟同人走了。我想天下竟有這

樣忘恩負義的人，我回去稟明了公子，定然要拿轉來，這就看他的造化罷。」孟七聽了，笑道：「那裡的話，這是誰哄你的？琴言

好好的在這裡，何曾同什麼江南人出京。這是訛言，聽不得的。」姚賢道：「這倒不是訛言，是他家裡講的。」孟七道：「你別信

這話，你且喝一鍾，我告訴你，這琴言從他師父死了，告假出來，卻天天總在我們園裡，我們老爺為他請了半月多客。至於出師的

事，不曉得是琴言求我們老爺的，還是我們老爺願意與他出師的。昨日，我們管總的叫我去到日新銀號，開了一張二千四百兩的銀

票，又一張五�兩的，交與蘇蕙芳，替琴言出師的。方才我們在路上，還見他同蕙芳坐在一車，又到我們園裡去了。看這光景，想
是我們老爺要使喚他。

　　我們當是不在你們府裡了，所以來伺候我們老爺。若知道還在你們府裡，我們老爺與你公子這般相好，我見他們彼此常送古董

玩器，很重的東西都肯送。若要這個人，只消寫個貼兒與你們公子，難道公子不肯送他？何必花此二千四百銀，真冤不冤？」姚賢

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就是你們老爺要他，也應告訴我們公子一聲，現在還沒有出府。不是我說，你們老爺也有點冒失。」

　　那胡八道：「這琴言我沒見過，不知怎樣生得好呢。就是我們老爺，前月在宏濟寺魏大爺處，叫他陪了一天酒。將我們姨奶奶

的一對翡翠鐲子賞了他。這鐲子在廣東買，還值一千四百塊錢，在京裡更貴了。如今我們老爺病到了，也沒見他來看過一回，這人

大概是沒有良心的。既跟了你們公子，又想跟他們老爺，可見是個無恒心的了，以後還不知要跟准呢。」他二人不知底裡，隨口講

了一遍似是而非的話。

　　姚賢吃了飯，道了謝，就進城來見了珊枝，將琴言近日的事，先照伍麻子，後照孟七、胡八的話，沒有少說一句，說得順口，

還添了好些。又說路上見他與一個相公同車，想是陪酒去了。珊枝聽了，呆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？我

要照你的話回，若有假的在裡頭，就了不得了。」

　　姚賢道：「我怎敢撒謊？這是徐老爺家的孟七爺，並奚家的胡八爺，講得有憑據，我敢添一句，對出謊來，是好耍的麼？」珊

枝心裡細想道：「琴言何敢如此負恩？非特公子白疼了他，我也白白的照應他一番了。」又轉念道：「看他的心總是勉強在此，心

上又有什麼梅少爺，自然在外面快樂。但到徐老爺處也還罷了。怎麼連魏聘才、奚�一都陪酒來了？就不顧自己身分，也應留公子
臉面。翡翠鐲子也不算什麼寶貝，就這麼下作。偏在府裡時裝腔作勢，�三太保的樣兒，冷氣逼人。原來也報應在我眼裡。此時就
要替你遮瞞也不能了，不如照直說罷。這是有骨氣的人作的事，也可臊臊人的臉，他身分好，不像個唱戲的，全沒有半點下作脾

氣。如今好罷，倒是那有些下作脾氣的，不敢告假，鬧出笑話來。」主意定了便走到內書房，在粉牆外低低的喊叫那小香兒。聽得

香兒在裡頭咯吱吱的笑，喊了幾聲才出來。香兒問：「是什麼事？」珊枝說：「要回話。」香兒道：「公子到園裡去了…」珊枝
道：「公子一人去的，還是同奶奶去的？」香兒道：「公子在這裡帶了寶姐姐、珍姐姐、蕊姐姐到園裡，還是看桃花去了。奶奶沒

有去。」珊枝又聽裡面一人說話：「你聽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是林珊枝兒，還有誰！」珊枝知是花珠、荷珠，就急往園中來。只見

姹紫嫣紅，和風駘蕩，一徑往留仙院走去。到了園後，聽得笑聲盈耳，又像念詩的，卻是女兒聲口。珊枝便輕了腳步，繞到西邊，

隱身在太湖石後，從石穴中遠遠望去，只見蕊珠穿了桃紅綢襖，綠綢背心，跪在桃花林下，背的是《長恨歌》，背到了：

　　攬衣推枕起徘徊，珠箔銀屏迤邐開。

　　雲髻半偏新睡覺，衣冠不整下堂來。

　　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《霓裳羽衣舞》。

　　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

　　到了「梨花一枝春帶雨」，便重了兩句，背不下去。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跪了之後，還背不出來，只好打了。」見蕊珠漲紅了

臉，越想越想不出來。旁邊愛珠在那裡笑他，寶珠在公子身後抓著臉羞他，羞得蕊珠要哭出來。這兩日公子與夫人把這�珠作個消
遣法子，教他們念唐詩，念熟了背，背錯了要罰。

　　如錯得多的，跪了還要打幾下手板。今日寶珠背了李義山《無題》六首，錯了一字，沒有記過。愛珠背了《琵琶行》，竟一字

不錯。蕊珠背《長恨歌》，已經錯了許多，故跪在地下，又背不出來，那三珠又一言半語的笑他，他已氣得難愛，又不敢站起來跑

了出去。

　　華公子在那裡笑得有趣，忽見太湖石洞穴像有人偷望，便問一聲：「誰在太湖石背後？」倒把珊枝唬了一跳，忙走上前，垂手

站立。公子道：「你來為什麼又不上來，要躲在石後？」珊枝道：「奴才方才走來，聽得公子正說著話，故在太湖石後瞧一瞧，再

上來。」公子道：「有什麼話說？」珊枝道：「今早打發姚賢去叫琴言，姚賢回來了。」公子道：「琴言呢？」珊枝道：「琴言沒

有回來。」公子道：「琴言怎麼還不回來？難道還有事呢？」珊枝道：「這琴言恐怕不能來的了。」公子聽了，倒吃一驚，道：

「怎麼說，琴言有病麼？」珊枝道：「沒有。」公子道：「既沒有病，為什麼不能來呢？」珊枝故作吞吞吐吐的，公子�分疑心，
忙道：「姚賢回來是怎樣說的，你快說，不要支吾。」珊枝道：「說了恐公子生氣。」公子聽了�分疑心，就追緊了，珊枝將姚賢
回來所說的話，細細說了。

　　四珠婢聽了，也覺詫異。那蕊珠尚跪在地下呆呆的看著珊枝講話，自己忘其所以，花片落了一頭，還拿一片花瓣在嘴裡嚼了一

會，吐在愛珠手上，愛珠瞅了他一眼。

　　華公子聽了這些話，不覺大怒，把臉都氣得白了，連說：「有這等事！可恨！可恨！琴言喪盡天良，人間少有。而度香笑裡藏



刀，欺人太甚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！你明白還叫姚賢去，務必把他叫來，我問問他，是何緣故。我也不管什麼徐度香，我自然不能

依他，與他評個理，天下有這麼欺人的事情麼？若不相好的人也罷了，既係相好，就不該有心欺人。從前何以不早與他出師！要到

我這裡來了，才賣弄他的家私，替他出起師來。這琴言實在可恨。那一樣待差了他，一心向著那邊！」珊枝婉言勸道：「公子請息

怒，琴言本來進京未久，他師父又是個不會教訓的，由他的性兒慣了。在這裡半年，不要說沒有委屈處，就走遍天涯，也找不出這

地方。不曉得他為什麼，背地裡總是顰眉淚眼的。他另有心事，講不出來。這種沒良心的人，公子還放他心上作什麼！據奴才想，

倒不生氣，看他在徐老爺處也不長的，徐老爺園裡天天有�個八個人，若待他與眾人一樣，他必不相安。斷沒有將野雞養成成家雞
的，壞了良心還有什麼好處，只怕天也不容。況且那個奚�一，奴才雖不認識他，聽說是極混帳的人，也陪他喝酒，豈不辱抹殺
人。奴才想這一件下作事，就不到徐老爺處，也可以不要他了。」公子聽了珊枝的話，氣略平了些。

　　珊枝又對寶珠丟個眼色，寶珠也勸道：「珊枝的話說得是。琴言若果真心向著公子，就有人替他出師，他也不肯瞞著公子，必

來稟明一聲。如果他來稟明公子，難道公子不肯與他出師？這個人又糊塗，又沒有良心，還要他人作什麼呢？況去年原是他自己要

來的，今年又是他自己要去的，公子待他的恩典，那一個不知道？這是他自己沒福，消受不起。若公子必要他進來，諒他也不敢不

來，但倒像少不得這個人，他自己一發看得自己尊貴了。奴才想以後隨他來也好，不來也好，橫堅府裡不少這個人。至於徐老爺，

自然更不該，但勸公子也不必與他較量，為著一個不要緊的人，傷了兩代世交情分。且人自然也說徐老爺不好，搶人家的人，豈有

不贊公子大量麼？」

　　公子被這兩人勸了一番，氣雖平了些，究不能盡釋，坐著不語。

　　蕊珠跪了這半天，雖有個墊子墊著，膝蓋也跪得很疼，又遇著要小便起來，滿臉飛紅，那要笑要哭的光景，令人可憐。

　　公子生了這一回氣，又聽珊枝、寶珠說話，就忘了他還跪著。

　　蕊珠急了，只得說道：「跪到明日，也想不出的了，要打倒是打罷。」公子聽了，倒笑了一笑，道：「起來罷，我也忘了你還

跪著。」蕊珠站起來，曲著腰，將膝蓋揉了揉，徜徜徉徉的走開道：「冤不冤，跪了這半天。」找個僻靜地方小解去了。華公子起

身回夫人房內，寶珠、愛珠隨了進去，珍珠等蕊珠同行。珊枝慢慢的送公子出了園，正要走時，忽然一把花瓣撒了他一頭，急回頭

看時，見蕊珠、珍珠罵道：「人家跪著，你倒在石洞裡偷看人，瞎掉你的眼睛。」珊枝道：「明日還要挨打呢。」說著也就走開

了。

　　公子回房，見了夫人，欲不題起，心上又忍不住，就將子雲與琴言出師的事說了。華夫人道：「什麼叫作出師？」華公子道：

「當年他師父也是花錢買的，所以掙的錢都歸他師父。有人替他出了師，那就不算師父的人，由他自己作主了。昨日度香花二千四

百兩與琴言出師的。」華夫人道：「這麼說，琴言就是度香的人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可不是麼！我心上實在有氣，度香眼底無人，也

不告訴我一聲，公然如此。我明日倒要親去問問他，我還要將琴言攆出京去，不許他在京裡。」華夫人笑道：「為這點事，也值得

生氣？人家愛替他出師，干我們甚事？究竟琴言也算不得我們家裡人，他不願意在這裡，隨他罷了。

　　度香的老爺與我們老爺是至好，何必為著琴言，傷了世交的情份。我勸你可以不必，琴言到底算個優伶，若鬧起來，這狎優二

家就難免了。」華公子素來敬愛夫人的，聽他心平氣和的講，心中的氣亦消了一大半，口內答應了一句：「說得是。」但又捨不得

琴言。忽又轉念過來，欲行不可，欲罷不能，惟是無情無緒的光景。華夫人又寬解了一回，華公子只得暫為放開。過了一夜，明早

忽又惱起來，叫珊枝將琴言的衣箱什物裝了車，寫了個帖兒，著珊枝親到怡園，面交度香，看他怎樣。珊枝只得遵命而行。

　　這是琴言出師第二日，琴言原要今日進去，適子雲於初六日要請客，一來與南湘、春航送場，並請屈道生，約子玉、仲清等相

陪。今日已是初四，索性到初七進去，並說寫個字貼與華公子，說他過了假期，一因身子不快，二因留他逛幾天。所以琴言倒也心

安，樂得多頑幾日。

　　那日蕙芳出門去了，琴言便到怡園來。此時梨花已開，子雲、次賢與寶珠在梨院閒談，琴言進來相見了。次賢笑道：「玉儂，

如今由你自己作主了，不如辭了華府，到這裡來罷。」琴言笑道：「我倒很願，但怎樣去辭那邊呢！」子雲笑道：「那還了得？華

星北必說我奪其所好，這官司還打得清麼？不要弄到叩閽起來。到初七日也可回去了，你是幾時出來的？」琴言道：「正月二�
七。」子雲道：「已四�天了，怎麼這樣快？」琴言道：「我在府裡，又覺日子慢，在外面又覺得快了。」子雲對次賢道：「這兩
天竹君、湘帆都在那裡抱佛腳呢。湘帆無怪乎其然，他要在媚香跟著爭個臉。竹君也坐得定能寫字作文，可見功名心切，是人人不

免的。」次賢道：「今年有兩條道路，不中進士，還可以考試博學宏詞。中了宏詞科，比那進士不好些麼？」子雲道：「比中進士

難多著呢，我是不能想這個好出身。想中個進士還不算妄想，偏又補了缺，叫人掃興得很，今年只好看人熱鬧了。你們看今年竹

君、湘帆二人誰拿得穩？」

　　次賢道：「他二人本事不相上下，湘帆是當行出色之文，竹君是才氣比縱橫，恐怕遇著那冬烘考官，就要委屈了。殿試工夫，

竹君不及湘帆，若試宏詞，竹君倒要擅長了。我看今年庚香是必得的，劍潭、卓然也有九分。」子雲道：「你自己呢，一發拿得穩

了。」次賢道：「也不去考，我自知無福。」子雲道：「這叫什麼話？你不應舉也罷了，還可以說得無心進取。這宏詞原是品定海

內人才，就是那些老前輩退居林下的，還耒應考，豈有全才如你，倒不去的？那時我托人硬把你薦了，由不得你不去。」次賢笑而

不答。寶珠道：「若考中了，作什麼官呢？」子雲道：「翰林院編修。」琴言道：「庚香是個秀才，也可考麼？」子雲道：「可

以。」琴言道：「你自然也去的。」子雲道：「現任官不准考，我已補了缺。就是前舟，只怕也不能的了，五月前後總可得缺。」

　　正說話間，忽然管門的進來稟道：「華公子打發人來，要面見老爺，還有幾個箱子送來。」子雲詫異，道：「什麼箱子？叫來

人進來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見珊枝已走到梨院。琴言望見珊枝，早躲進屋後，潛身聽他所為何事。珊枝見子雲、次賢，請過了安，說

道：「公子與二位老爺請安，有一封信在此。」便雙手呈上。子雲接來，看見封面上有「皮箱四個，面交徐二老爺查收」，才即問

了華公子好，將書拆開，次賢在帝同看，只見寫道：

　　　　正月二�七日，小價琴言因其師長慶病故，告假一月，經理喪葬，今已逾假數日。弟於昨日著家人姚賢出城喚彼回來，始
知吾兄已為琴言出師，並已收用。今將其箱籠什物一並送上，祈即查收轉交，想琴言斷無顏面前來自取也。但聞此子下流已甚，曾

於各處陪酒，不擇所從，惟利是愛，弟聞之髮指。本欲拘回重處，猶恐有負尊意。但以後務宜嚴加管束，勿使仍蹈前愆。兄雖大度

優容，不與較量，而弟必留心查察，如有聞見，必為詳達，代兄攆逐，勿使名園玷辱也。匆匆此布，並候通履。

　　子雲看了，正不知從何說起，不白之冤，有口難辯，氣得兩手冰冷，與次賢面面相觀，冷笑了幾聲。次賢問珊枝道：「你公子

對你說什麼？」珊枝道：「沒有講什麼，就叫小的將琴言的箱子交明老爺，問有回售沒有回信。」子雲氣得說不出來，次賢道：

「奇了，這話從何說起？此時也不及寫回字，明日我同徐老爺見你公子當面講罷。」珊枝答應了「是」，退了出去，將箱子送來交

與門上，自行回去不題。

　　這邊琴言尚不知緣故，似乎聽得將箱子送來。知珊枝去了，忙走出來，見子雲面貌失色，靠在椅上。寶珠與次賢還看那信，琴

言過來要看，次賢意欲藏過，子雲道：「給他看看，這是那裡說起？華星北真不是人，聽了誰的話，這般糟蹋人，可惱！

　　可惱！」琴言不看此信還可，看了不由得傷心起來，一字字看去，忽然一腔怒氣，直湧上來，眼前一陣烏黑，喉中如物噎住，

透不得氣，兩眼一翻，望後便倒。把子雲、次賢、寶珠皆唬呆了，連忙扶住了他。子雲掐定人中，次賢一手扶住了背，一手摩著他

心，聽得喉咽裡痰響，次賢抱起了，將他坐在身上。有一盞茶時候，才見琴言將頭一點，又俯著身，吐了一塊痰，又嘔了許多。寶

珠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」便拍著他。琴言漸漸的蘇來。兩眼一睜，淚如泉湧。子雲等看了，好不傷心，寶珠的眼淚索落落掉個不

住。大家扶了他到醉翁牀上，將個枕頭與他靠了。子雲道：「不要傷心，明日我同你去一對，就明白了。」琴言忽然放聲大哭，這

一哭真有三年不雨之冤，六月飛霜之慘。



　　子雲等攪得柔腸寸斷，這三個人也無從勸得一句，直哭到一個時辰，尚是有淚無聲，黯然而泣。

　　子雲見琴言如此，甚是傷心，因想道：「華星北過於欺人，不問真假。我本要與他講個明白，但我去剖辯，倒長了他的志氣，

道是去招陪他了。索性罷了，斷了這個交情，也不要緊。」

　　說道：「玉儂不必哭了，你的好處，都是共見的，這些話有誰信他？一定是林珊枝從中調唆，以至如此，連我也怪到這樣。

　　我想你那一處不可安身，豈必定要仗著他？既將你的箱子送了來，你也索性不必去見他了。再去見他，必遭羞辱，且在這裡住

幾天，再作商量。」琴言猶是嗚嗚咽咽的，道了謝，說道：

　　「你這樣恩義待我，叫我沒齒不忘，又為我受這些氣惱，總是我這苦命人害了多少人。我實在不要活了，死了倒乾乾淨淨，氣

惱也沒了。在一日恨一日，已經多活了兩年，如今極該死的時候。」說了又哭。次賢說道：「你當初進華府時，我早對度香說過，

必無好處，如今既已出來，倒也是件好事。以後你就一無罣礙，由你怎樣。舊業自然不理的了，你就在這園中與我作個忘年小友，

我將那琴棋書畫、詞賦詩文教你件件精通，將來成個名流，不強如在華府當書童麼？應該自己歡喜才是，何必傷心呢。且他也是氣

忿時候寫的，自然就沒有好話了。」子雲道：「靜宜說得是，我將來索性將你們那一班一齊請了過來，在園中住下，都不要唱戲，

幾年後倒栽培一班人物出來，總比那些不通舉人與那三等秀才強了百倍。」即對次賢道：「失言，失言！你是優貢，已不在秀才之

列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固是個秀才，但你也是個舉人。」子雲道：「我原不通的。」寶珠要解琴言的愁悶，便笑向次賢道：「優

貢，優貢，我們這優班，還在貢班之上。我們念起書來，就真是那學而優，適或作了官，又成了仕而優了。」次賢笑道：「這還了

得？非但罵我，連度香也罵在裡頭了。」寶珠深深陪罪道：「怒我無心之言。」子雲也笑了，琴言方止了哭。

　　只見蕙芳來了，見了琴言光景，著實詫異，問了緣故，便拍手稱快道：「天下有這麼好事，真求也求不到，還哭什麼呢？」次

賢又將子雲不要他們唱戲，要他們在園裡的話說了。蕙芳道：「這是極好的，只怕我們生了這個下賤的命，未必能有此清福。我這

兩年內就想要改行，但又無行可改。這跟官一道，與唱戲也在伯仲之間。若做買賣，又不在行。且在這京裡，就改了行，人家也認

識，總要出了京，才能改圖。你道我唱戲真願麼？叫作落在其中，跳不出來。就一年有一萬銀子，成了個大富翁，又算得什麼？總

也離不了小旦二字。我是決意要改行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的心也與你一樣，但不知天從人願否？」是夜三旦在園中談談說說，琴言

亦解了許多愁悶。子雲對蕙芳道：「玉儂在你那裡也是不便，你不能在家陪著他，不如叫他到我這裡住幾天罷。以後再作這個道

理，總要與他想個萬全的法子。」蕙芳道：「起初原不過想留他一兩天就進城的，如果常在我那裡，真也不甚便。他又比不得從前

了。不如搬到這裡來，也有個散悶地方，不知玉儂意下如何？」此時琴言有甚主意，便說道：「這裡卻方便些。」於是寶珠、蕙芳

是夕也陪了琴言，同在園中梨花院內住了一夜。子雲回宅後，次賢也自回房。他們三人同榻，足足講到五更才睡。

　　且說珊枝回去，華公子便問到怡園見了度香怎樣光景，珊枝道：「今日見他們在梨花園內，奴才進去見琴言、寶珠，琴言見了

奴才，即躲開了。徐老爺問了公子好，將帖兒拆開看了一會，一句話也沒有講，就只冷笑一聲。蕭老爺說不及寫回字了，回去與公

子請安，我們明日見了公子當面講罷。奴才將箱子交給他們門上，也就收了。」華公子打發珊枝去後，心上想子雲必定認個不是，

自將琴言送來，可以消釋此恨。誰知不發一言，公然笑納，連回字也不給一個，這般可惡，還是蕭次賢周旋了一句。這一氣就如周

公瑾遇了諸葛武候一般，不覺雙眉倒豎，臉泛濃霜，倒也講不出什麼話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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